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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风，

带来春的气息，

又残留着冬的痕迹，

温凉变幻。

四月的树，

迫不及待地，

展露枝丫，

充满生机。

四月的草，

虽柔弱无力，

却顽强地钻出来，

窥探世界。

四月的太阳，

温和地散发着热量，

照耀着回春的大地，

迎来人间的芳菲。

四月童年，

是泥土的青涩味儿。

嬉戏打闹中，

尘土飞扬，

灰扑扑的，

是快乐的味道。

童年，

是雨后空气的清香味儿。

漫步雨中，

泥味和雨气迸发，

清凉凉的，

是轻松的味道。

童年，

是生活中的油气味儿。

庭院玩乐中，

飘来一阵饭香，

香喷喷的，

是家的味道。

童
年
︵
外
一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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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百合的清丽

成全我眼中的一抹叹息

万紫千红的尘世

唯独你

让我迷失

沦陷于你温柔的呼吸

热烈而纯净

在一起的甜蜜

你出发时

化成泪滴

你在家时

爱和时光一起流淌

生命和花同时绽放

一家人

情浓

你为了信仰

忍痛

把爱折叠成殇

隔千山万水

我懂

借月光

抚慰你的累和伤

对人民忠诚

战疫情

我把爱珍藏

夜凉

月上半窗

惊梦

泪如雨

你在远方

思念如风

不敢放纵

只是

怕眼泪

淹没太阳

南国的小溪

爱轻轻流淌

莫想家

你若安好

家有阳光

冲锋

号角已吹响

锐不可当

胜利

把酒敬英雄

凯旋时

我在十里长亭

归来吧

可爱的人

家里花正香

归来时，
家里花正香

·诗·

该文荣获 2021 年“蒙东杯”

首届“爱的盛宴”全国征文大
赛一等奖

抗疫期间，众多英雄明知

前线有危险，却毅然决然地舍

小家为大家,冲锋到最前方。笔

者感动之余，写下了这首讴歌

抗疫英雄的诗。

———题记

音王天玉

其实，老家小院的土

屋屋盖房瓦被覆盖其上

的古槐枝杈划扫破裂滑

落开始渗漏，我们是早就

知道的，但一直不敢也没

认真想去修补它。

于是，老院土屋就犹如一位历尽沧桑的失

能乏力的因再不能为儿女奉献气力而被儿女

疏离的孤苦的老人般无奈地承受时光的浸淫

和风雨的撕裂，默默地隐忍自身的小伤口一天

天发炎感染恶化的苦痛，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地苦熬中苦盼着在它的庇护下长大成人了的

走出去的孩娃们的回眸、回归、回馈。

时光荏苒，风霜的刀尖还在一下又一下的

捅戳它的疮疤，雨雪的寒凉一次又一次厮咬它

的伤口。村里本家年长的爷爷不止一次地告诫
笘我们，老房子瓦滑了，漏雨啦， 子都掉了，椽檩

都沤烂了，凑个空赶紧翻瓦修补修补吧，再拖

延恐怕就迟啦，来不及啦，让人怪心疼滴。

本家爷爷的话我们听是听了，但没真听进

心里去。土屋瓦滑顶漏椽沤我们看是看见了但

没看到胸腔子里去。忙，拖家带口讨生活挣吃

喝过日子的辛苦忙累，人至上有老下有小时节

的烦杂尴尬，当然是嘴边的充足的理由，又有

谁会为了一座已经久不住人的已经破漏的山

村土屋真正地动脑子花银子费功夫呢？！

是呀，人很多时候是很难觉悟自己的寡情

薄义的，试问过了河还心存感恩感念渡船和艄

公及桥梁的又有几个人呢？

说无心无意无情于老院土屋也不完全正

确，逢节里节气我们回老家上坟祭扫总还是会

回老院锄锄疯长的杂草荒蒿，清扫院内屋中的

抺落叶浮土，擦 桌椅像框上的灰土蒙尘，围绕

土屋转看几匝，说道些在这座土屋下生长的童

年往事。

每次看到老屋比上次看到的又破败了些

的时候，心里也肯定会尖痛尖疼的，那位本家

爷爷唠叨的话，字字就榔头一样一锤强似一锤

地敲骨震髓疼心痛肺，回老家老屋的兴奋瞬间

被一种钻心的痛楚所取代。回报回馈老房子为

老房子疗伤康复的念头顿时汹涌澎湃激荡身

心, 然而恍然的良心发现萌生的想法很快又被

眼目前遮盖了老屋屋顶的粗壮的有几百岁年

纪的古槐树的繁枝茂叶无情地清扫得荡然无

存。

村里的山上是不是住着神仙？我们不知

道，但屋后的大槐树上住满了让人敬畏的神

灵，可是自我们能听懂人话时就深深镌刻溶入

进我们骨血的。

折枝修房补漏的打算刚和被我们兄弟从

古槐下老屋里连根拔起移挪到城里的八十八

周岁的老妈说叨，立马遭到还未完全痴呆的老

人绝决的反对。

“你们几个贼狗的吃了豹子胆啦，敢动槐

树爷爷枝梢树叶，知不知道槐树爷爷上全是碰

不得惹不起的神灵，敬还敬不过来呢，还敢触

碰招惹，想让你妈死，想不好好过活你们就造

吧”本命年的母亲气鼓鼓地说，“咱村里天不怕

地不怕不信神鬼不敬佛爷的二杆子那一年钩

了槐树爷爷树上的槐米卖不说，还说叨些不敬

的话，结果是啥，没等卖槐米的七十块钱拿到

手，彪彪的小伙子就被撂到啦，要死要活的，城

里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了，回来后苦求槐树爷爷

愣是把卖槐米的钱花完啦吐干净了才拣回了

条小命，从此以后初一十五必定敬奉槐树爷

爷。咱一家老小能平平和和顺顺利利，还不全

靠了槐树爷爷的保护呀，不敢千万不敢造孽，

不敢触碰槐树爷爷哈！”

老妈说叨的同时，面对了老家土屋背后古

槐的方向极其虔诚地膜拜。

因了这一硬邦邦响当当的缘由，我们修屋

补厦的心念又微弱下来。

我和大哥总心有不甘，心想一直以来甘当

老屋保护伞慷慨为其遮阳挡雨的槐树爷爷怎么

忍心其庇护保佑下的土屋在缺失了人气烟火的

情况下惨遭风雨浸侵岁月厮杀呢，怎么能任其

破败颓废呢？我们私下里找了几拨匠人，人家到

现场一观瞧，立马打了退堂鼓，头摇得像失控了

的摇头扇，不迭声地说，这活咱不敢干，给多少

钱也不敢干。

就这样，修补老院土屋的事就又撂下啦。老

院土屋在风雨时日中抱残坚守，虽痛虽苦依然

昂首挺立，以一座老屋的样子倔强地存活着坚

持着。

在一场又一场雨雪的浸侵下，特别是遭遇

今秋缠绵不休的淫雨的轮番袭扰，老院土屋由

渗漏蔓延成漏洞，由漏洞进而致瓦盖塌陷屋墙

坍塌，几乎没有了一幅房屋的架势。

今年入秋以来的雨还真象旧时懒婆娘的裹

脚布又“稠”又长，自入秋还当真没见过几个大

日头，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地下，前面的雨水还没

渗完晾干后面的又接上了火，点点入地滴滴浸

土。天地间就是个雨雾雨水湿土稀泥，到处都是

水淋淋湿漉漉的。绵缠繁密的秋雨也没能阻隔

一个让我们心惊心疼的消息的到来。距离我们

现在小家新房也就十来公里，一脚油门的事一

支烟功夫的老院土屋，再也经受不住风雨浸侵，

塌陷了一个透天的窟窿，夯土筑的屋外墙也墙

洞大开。房上、墙头坠落的碎瓦草泥瘫软在小村

狭窄的巷道上，使过往乡亲蹙眉闲话。墙面上那

条石灰水刷写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因

了这墙洞少了个“为”字，乍一看显示“人———

荒”，让人心里到底陡生出一股苦寒来。

消息是老院西面的邻居合社哥电话告诉我

的。我很纳闷很多年都没有交际来往了的合社

哥怎么还在他的通讯录里存留了我这个已经走

远了的外姓兄弟的电话。起初，我当然不知道那

个陌生电话是谁打进来的，声音很急很冲也很

直接：“安生，快回来看看吧，你屋里北房塌啦！”

没有丝毫虚应客套，绝对是实话直说。我从话语

乡音中听出了是邻居合社，不由从心底感谢合

社哥存留了我的号码。合社大我两岁或者三岁，

汉大心直，上学时比我高两个年级，在镇上读书

时，我俩时常同去同回，他一直充当着我的大哥

罩护着瘦小怯懦的我，之后他还好多次叫我和

他一起在晚上看护他们家承包的苹果园，给我

挑选最好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说他和她

的热恋故事。后来我当兵工作在城里娶妻生子，

陷入俗事尘界忙乱得迷失了自己和故乡，与合

社哥和家乡的老少渐行渐远疏淡凉薄。我不知

道合社哥什么时候存了我的号码且留存到至

今，突然间我无法原谅自己对故土旧人的薄凉，

我纠错改过似的赶紧存了合社哥的电话。

告知老家土屋房漏墙塌消息的电话几乎同

一时间也从其他本家、邻居处打到大哥小弟处。

老家的人还是没有淡簿已经疏离他们太久的我

们，这让我们到底觉得愧对了故土乡亲啦。故土

乡情是绝对不能不应疏远淡薄的。

老家房子塌了,虽然

只是房顶塌了个漏天的

窟窿，后墙塌了个进风

的洞,但这一现实再一次

将我们拉到修屋补厦的

实际问题面前，不管如

何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让曾为自已避风遮雨的孕

育了自己成长的老屋旧厦就这样坍塌毁废了

吧。

老屋旧院其实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是在

其中生活成长的我们做儿女的良心；它更是一

面旗帜，反映的是其庇护过的我们当子孙的形

象。哪有做儿女当后人的看着先人父母受伤害

遭痛苦被毁被灭无动于衷不管不顾的道理。

这一次，我们兄弟是下定了决心，打算坚定

不移，克服天大的困难也要给孔疮俱显的老院

土屋强身固本修容补妆，让老屋焕发新的光彩。

大哥是经得风雨见过世面的，他先是拜见

了他那位晓风水解八卦的铁杆哥们，密谋一番，

请至家中掐掐算算。那位铁杆哥们对了老妈、我

们兄弟还有本家族亲及邻里众人朗朗发声，槐

树上的爷爷是保护咱们的神灵，当然也庇佑保

护我们的屋厦，修房补厦的碰到碍事的枝杈尽

管取了对了，槐树上的爷爷绝不会跟咱们见怪

降罪，老人老屋旧厦都似神如佛都有灵气，敬老
賜人修土屋补旧厦是敬佛行孝，神灵圣明自会

福的，大家勿疑勿惑勿惧，且看我上房替你们取

了那碍事的枝枝。说罢噌噌噌蹬梯上到房顶，又

是一番有模有样念叨，随后锯了那几枝扫瓦的

枝杈，并在锯截处系了红布条，在古槐树上挂了

许多红灯笼，为我们修房补厦的工程算是剪了

彩开了工。

我乘哥那铁杆高兴，悄声问其老槐树上是

不是住满了神灵佛爷？他故作神秘地低声道，信

则有敬则灵。

开工之后，诸事皆顺，加上本家邻里搬砖添

瓦和泥抹灰，仅用了不到三天时间，我们就砌堵

上了墙上的洞，补好了屋顶上的窟窿，给老屋戴

上了一顶蓝格莹莹的光鲜夺目的彩钢瓦屋盖。

披挂上钢铁盔甲的老屋自此应该不再惧雨雪怕

风寒。

古槐威武挺拔，老屋铮亮簇新，树庇屋屋守

树，相衬互助至和至谐自成景趣。

我仰望着这古树老屋，觉得它们简直就是

两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两尊令人肃然起敬的神

佛，一直用它们洞穿世事的目光注视着审视着

低微渺小的我的内心深处，我情不自禁地萌生

出敬畏，不由自主地极其虔心地向它们顶礼膜

拜。

心想，被妆扮过的古槐老屋旧院是不是还

是少了点什么气息，看上去焕然一新的躯壳是

不是能够抵御经年累月少人亲近的凄怆，就像

吃饱喝好穿暖的老人如何能耐得住儿疏女远的

孤苦？

那位唠叨我们修补老屋的本家爷爷走啦，

他也不只是念诵唠叨过我们。他走的时候被唠

叨的走出山村老屋的那些人尚未归来，那些老

屋还在往破败处挪动。如今，幡然醒悟的孩子已

经朝了老屋行进，回家的人已经在路上。

一种真诚回归回报的情愿在胸中凝结蒸

腾，今后无论多么忙累，我们一定会时时亲近故

土老屋，让人情烟

火永远缭绕旺盛其

中。

老树老人老屋

皆如佛如神，敬老

行善则福至运至。

老屋如佛
◆吉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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